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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小城镇镇区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1
 

宗会明 窦乾荣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摘要：我国城镇化发展总体步入快速城镇化后期阶段后，县城及以上级别城市和乡村地区的空间扩张成为研究

的热点，但针对小城镇镇区的研究重视有限。文章基于 30 m 精度下不透水面遥感数据，使用 Theil 指数、空间回

归模型等方法对 2000 年以来重庆市内小城镇镇区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发现：(1)小城镇镇区面

积平均规模远小于街道单元，镇区空间拓展与主城都市区、县城基本保持同向变动，同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变动特

点；(2)小城镇镇区规模类型持续演化，从“宝塔型”向“橄榄型”小城镇镇区规模结构过渡，但是类型升迁速度较

缓慢；(3)个体层面上小城镇镇区以中高水平下的低速增长为主，而且在各板块间小城镇镇区增长差距明显，主城新

区成为区域差距持续扩张的主要贡献者；(4)自然环境、区位交通、人口经济及发展基础等对小城镇镇区时空格局演

变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在不同地形幅度上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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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长期以来作为衔接城市和乡村的重要场所，为区域内大中城市和乡村发展提供资源支撑。随着我国城镇化步入新发

展阶段，数目众多的小城镇也将成为我国实践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前沿阵地。作为实现新型城镇

化和就地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认识有关小城镇镇区空间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规律的需求逐渐迫切。 

城镇空间研究兴起于 19 世纪末的欧美国家，西方学者着力进行理论开创，在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影响机制
[1,2]

等方面建树颇

丰。国内研究以借鉴学习西方理论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发展经验并重。在研究内容上，我国的城乡空间扩展研究从扩展过

程
[3]
、驱动机制

[4]
、影响效应

[5]
等方面入手，配合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热点追踪，如陆永权等

[6]
使用 DMSP-OLS 和 NPP-VIIRS

等夜间灯光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进行核心建成区发展过程的动态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传统研究采用以城市空间发展指标
[7]
为主

的经典计量方法进行空间分析。伴随信息技术手段发展，利用土地统计、遥感影像数据，提取城市范围
[8]
分析空间扩展成为热点，

如周婕等
[9]
使用 MODIS 影响数据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特征。在研究尺度上，出于现实需要及技术限制，学者多以研究我国

大中城市、城市群
[10]

的城镇空间结构及演化机制为主，如刘翠玲等
[11]

借助元胞自动机构建发展分析模型，模拟在不同发展情境下

京津冀地区城镇发展格局的可能变化。与城市空间研究日趋成熟相比，小城镇空间研究还处于探索与起步阶段：一是以往研究多

集中在个案或少数小城镇的探讨上，缺乏县域以上较宏观尺度上的整体研究，难以总结普遍性规律，例如何改丽等
[12]

利用土地利

用数据，借助土地利用动态度、扩展弹性系数等方法研究杭州湾南岸区域内建设用地的时空演化特征；二是研究对象多以单一土

地利用类型为主，缺乏全方位的镇区研究，导致研究结论往往具有倾向性和特殊性，例如蔡小波等
[13]

借助景观生态学，探究广州

市下辖中心镇建设用地的时空扩张与变化情况。总之，由于缺少长时段的乡镇土地利用变动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加之地级

行政区划以下的城镇空间研究长期以来不属于城市地理研究的热点领域，导致宽领域、深层次的镇区研究有待扩展。 

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陆续提出实施，县域内的城镇空间扩张和乡村建设空间成为研究的热点，城乡间起到衔

接作用的小城镇镇区该如何看待？是支持其迅速扩大还是像乡村一样对待，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
[14]
。西部地区作为乡村振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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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实施的重点区域，亟需研究小城镇镇区变化的发展机制，为未来深入研究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
[15,16]

等问题提供参考。重庆市

受特殊的区位条件限制，小城镇在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作为镇区研究所在地的典型性

和代表性较强。目前重庆市有关小城镇镇区的研究仍然较为欠缺，相关演变规律尚不清晰。因此本文以重庆小城镇为研究对象，

运用 30m 精度下不透水面数据作为基本研究数据，研究西部山地范围内的小城镇镇区空间扩张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为我国未

来西部小城镇建设与规划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鉴于重庆市具有“大山区”“大库区”“大农村”的自然社会发展特点，小而分散的山地城镇化发展倾向明显，为构建市域城

镇协同发展格局，重庆市政府根据《重庆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将重庆市现辖 26 区 12 县划分为“一区两群”城

镇群：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三部分（图 1），主城都市区包括中心城区和主城新区共 21

个区县级行政单元。 

 

图 1 重庆市“一区两群”示意图 

Fig.1 Distribution of“One District and two Clusters”in Chongqing 

小城镇属于我国城镇建设体系的基本组成单元，指行政“建制镇”或“乡”的“镇区”或“场镇”部分，是一种介于城市与

农村居民点之间的过渡型居民点。本文将全部建制镇和部分乡集镇界定为小城镇研究对象。在考虑重庆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数据

获取的难度和连续性的基础上，以 2022 年重庆市行政规划为基础筛选出 676 个镇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底图数据下载自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s://www.webmap.cn/）。 

本研究所用数据包括遥感栅格数据、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数据，遥感数据是中科院刘良云团队
[17]

在“谷歌地球”引擎“云计

算”平台上，使用光谱泛化方法和时间序列 Landsat 图像生成 1985—2020 年崭新且准确的全球 30 m 不透水地表动态数据集

（GISD30），以下数据同时段。海拔高程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s://www.gscloud.cn/），空间分辨率为 90 m，河流密

度、等级公路密度等初始数据来自国家基础地理数据中心，区域经济总量（GDP 空间分布公里网格）、常住人口数等数据来源于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下属的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农用地面积初始数据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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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eland30 网站（http://www.global⁃landcover.com/），地形起伏度、人均 GDP、到主城都市区的距离、到县城所在街道的距

离、初始发展基础等指标通过 ArcGIS 软件处理后计算获得，初始发展基础为研究初始年份的小城镇镇区面积。地形起伏度基于

封志明总结的提取公式
[18]

进行计算，到主城区、县城所在街道的距离通过 ArcGIS 10.8 邻域分析下的点距离操作而获取。 

过往研究中涉及小城镇镇区提取的研究较少，鉴于小城镇镇区是指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和规划建设发展区
[19]
，本文参考以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为基础的城区范围提取方法
[20]

。具体划分以各乡镇政府所在地为中心，以 100 m 为半径建立面积缓冲区

确定该乡镇的小城镇镇区面积范围，然后通过数据拼接、掩膜裁剪、重分类等步骤提取获得小城镇镇区实际面积数据。以江津区

珞璜镇为例，通过 Google Earth 目视解译获取此建制镇 2021 年初的建成区主体范围分布情况，结果显示（21.16 km2）与上述

方法获取的面积（19.78 km2）差距为 5%左右，说明上述方法可以采信。 

1.2 研究方法 

1.2.1 Theil 指数 

采用 Theil 指数衡量重庆各区域小城镇镇区面积的区域差异，测度总体、区域间、区域内的小城镇镇区发展差异以及贡献

率。Theil 指数大小通常介于 0～1 之间，区域差异与数值大小成正比例关系。 

参考胡庆龙
[21]

等学者的做法，Theil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yi 是第 i 个镇级单位的小城镇镇区面积；y 是所有区县小城镇镇区的平均值。Theil 指数越小，表明各小城镇镇区面

积差异越小，反之越大。 

凭借区域分组计算，可获得各区域的 Theil 指数，并且可以进一步用于测量区域间和区域内小城镇镇区面积的差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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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i 为区域 i 各小城镇镇区之和与全体小城镇镇区面积之和的比值；Pi 为区域 i 样本个数与全部乡镇个数之比；Ti是

区域 i 的 Theil 指数；Tb 用于反映区域间各区县小城镇镇区面积的差异；Tw 用于反映区域内小城镇镇区面积差异。 

进一步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区域内和区域间“Theil”指数的贡献率： 

 

  

1.2.2 空间计量模型 

考虑到小城镇镇区同时受到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可以使用多元回归模型
[22]

。以选定的各镇区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小城镇镇区

总面积为因变量。当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属于线性关系时，所进行的回归分析是多元线性回归。 

 

  

式中：Y 为因变量；Xi 为自变量；α为常数项；βi(i=1,2,⋯,n）是参数变量，可以通过 OLS 方法进行估计；ε为随机误差

项。本研究中 Y 为小城镇镇区面积，Xi 为选定的影响指标，以下模型中含义相同。 

如果研究对象存在空间自相关性，需要采用空间回归模型
[23]

。本研究拟采用适用于截面数据的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

差模型（SEM）进行研究。 

空间滞后模型（SLM），模型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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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 是因变量矩阵；X 是解释变量矩阵；W 是空间权重矩阵，采用邻接原则进行构造；参数λ是空间自回归系数；β为

参数向量；ε是随机误差项。 

空间误差模型（SEM），模型公式为： 

 

  

式中：λ表示空间残差自回归系数；u 为空间残差项；ε为相互独立的随机误差；其他变量的含义与 SLM 模型相同。 

2 重庆市小城镇镇区时空演变 

2.1 小城镇镇区结构与时序变动特征 

2000—2020 年，不同层次的城镇建成区时序变化关联紧密。呈现如下特点： 

①重庆小城镇镇区平均面积小、总规模较大。2020年主城都市区建成区、各普通县城建成区、小城镇镇区总面积分别为 796.49 

km2、195.48 km2、544.81 km2，小城镇镇区面积小于主城都市区建成区面积，远大于普通县城城区面积，但是小城镇镇区面积

平均值仅有 0.81 km2，远低于主城都市区和县城的街道单元（表 1）。小城镇镇区占重庆城镇建成区面积超过 35%，要高于主城

都市区外的普通县城面积，是城镇建成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庆主城都市区拓展速度放缓的背景下
[24]

，小城镇镇区重要性日益

凸显。 

表 1 重庆市各层次建成区总面积   

Tab.1 Changes in multi-level built-up areas in Chongqing City 

 

注：括号内为区域内街道/小城镇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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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010—2020 年，小城镇镇区面积增长速度超过普通县城和主城都市区，是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最主要的力量（图 2）。

2000—2005 年，普通县城面积增长速度高于小城镇镇区和主城都市区建成区面积，然而面积净增量已经不及后两者；2010年后，

小城镇镇区面积在增长速度和净增量已经完全超过普通县城面积的增长水平，成为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最主要的力量。人口变

动与之相适应，2019 年刘盛和等
[25]

学者在中国大陆“镇化”人口和镇化贡献率上的研究显示，2000—2015 年重庆市区县“镇化”

人口整体比重从 35%上升到 40%，最高峰时 2005 年达到 48%左右。 

③小城镇镇区的扩张大致呈现出与区县县城、主城都市区面积增长趋势总体一致的特点（图 2），同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扩

张特点。根据此前重庆本地土地城镇化研究的基本结论
[26]

可知，低层次的乡镇级别的建成区受上级行政单位的影响很大。如图 2

所示，2015 年前主城都市区或普通县城年均变化率处于高位状态时，小城镇镇区增长率同样处于高水平；而在主城都市区和县

城增长率大幅下降后，各乡镇变化率也趋于停滞并逐渐下降。小城镇镇区快速扩张期比较集中，以 2005—2015 年扩张速度最为

迅速，主城都市区、普通县城、小城镇镇区面积在上述时段净增量所占比重分别超过 67%、73%、70%，随后扩张速度明显下滑，

这不仅说明重庆市不同层次间城镇建设存在同向变动的情况，更说明镇区扩展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变动特点。 

 

图 2 重庆市多层级建成区变动情况 

Fig.2 Changes in multi-level built-up areas in Chongqing City 

2.2 小城镇镇区空间变动特征 

为初步了解小城镇镇区的规模结构类型的空间结构演变情况，参考已有研究
[27]

，对小城镇镇区规模划分为超大型（面积≥5 

km2）、大型（面积 3～5km2）、中型（面积 1～3 km2）、中小型（面积 0.5～1km2）、小型（面积 0.1～0.5 km2）以及微型（面积

<0.1km2）等 6 种主要类型。利用 SPSS.25 软件绘制 2000、2010、2020 年的规模类型分布图（图 3）。 

2000—2020 年，重庆市小城镇镇区规模类型的空间演变具有如下特征： 

①从全域视角来看，重庆市小城镇镇区规模持续扩大，由“宝塔型”向“橄榄型”建成区层次结构过渡。从数量占比来看，

中小型以上小城镇镇区数量迅速增加，所占比重从 2000 年的 11%上升到 2020 年的 27%，小型小城镇数量占比从 36%稳步上升至

47%，微型建成区数量逐渐减少，占比从 53%下降到 23%。而从面积占比来看，各类型小城镇镇区的面积占比也从小微型向中大型

小城镇镇区迅速转变和集中，绝对面积分布逐渐越过“橄榄型”分布，呈现进入“倒金字塔”阶段的态势，部分小城镇镇区由于

拥有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及政策区位加持，小城镇镇区获得顺利扩张的机遇，个体间小城镇镇区发展差距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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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10、2020 年重庆市小城镇镇区类型数量及面积占比图 

Fig.3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small town area in Chongqing in 2000,2010 and 2020 

②从区域视角来看，各板块内部规模类型的变动速度存在差异，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城区、主城新区小城镇镇区结构层次

变动较为迅速。表 2 显示，2020 年前 3 种小城镇镇区比重已经超过 60%，小城镇镇区规模层级结构达到较高水平下的均衡状态，

“橄榄型”层次结构已经初步形成。主城新区、渝东北、渝东南地区上述类型占比分别为 23%、9%、8%，这充分说明上述 3 个区

域尚处于小城镇镇区层次结构优化过渡的初级阶段，“宝塔形”层次结构仍然占据主导位置。各版块内规模类型面积变化与数量

变动相比，结构变动的区域差距更为明显。中心城区中型以上小城镇面积所占比重更高，该板块内部个体小城镇之间的差距巨

大，其余板块的面积分布也较数量比重更向中上类型集中。除上述主要变动外，区域内还存在规模断层的情况，如渝东北城口县

长期只存在小型、微型两种小城镇镇区类型，沙坪坝、九龙坡、南岸等则已经不存在中型以下的小城镇镇区类型。 

③重庆市小城镇镇区规模类型总体升迁速度较为缓慢，中心城区附近与各县城附近的小城镇镇区升迁速度较快，经济欠发

达的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未升迁的小城镇镇区较多。如图 4所示，研究期间越级升迁的小城镇镇区数量 56 个，循序升迁的小城

镇镇区数量最多，为 329 个，291 个建成区未升级。而从各板块来看，越级升迁的小城镇镇区数量在主城区内为 15 个，其平均

数量及所占比重均排名第一，具有一定的类型集聚优势，其他区域越级升迁的小镇所占比重均小于 10%，且多靠近县城所在街道

单元。循级升迁的小城镇镇区平均数量在主城新区、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则较为接近，均保持在 40%～50%左右，渝东北、渝东

南两地属于未升迁类型的小城镇镇区数量在全体小城镇镇区中的所占比重也更高，均超过 45%，具有较明显的集聚特征。 

④重庆市小城镇镇区发展水平以中高水平下的低速增长为主。个体尺度上，参考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研究[28,29]，将小城

镇镇区发展水平划分为三阶段（镇区占已有乡镇建成区的面积比重<30%，为低水平阶段；比重 30%～60%，为中水平；比重>60%

为高水平阶段），将城镇化年增幅划分为 5 种类型（年增幅<0.0%、0.0%～0.5%、0.5%～1%、1.0%～1.5%、>1.5%，分别为低速、

中低速、中速、中高速、高速）从而对重庆市小城镇镇区占全部已有建成区的比重变化进行分级并制图（图 5）。结果显示：重

庆市小城镇镇区发展水平以中高水平下的低速增长为主，其类型数目占全体小城镇镇区比重从 58%上升到 67%。2010—2020 年，

中、高等水平小城镇镇区占比从 89.20%下降到 83.58%，各自以低速增长主导的发展状态甚至有所加强，类型内低速增长合计占

比从 64.68%上升到 80.53%。一方面在当地自然禀赋和经济潜力的制约下[30,31]，相当多乡镇发展已经进入瓶颈期，继续进行大

规模拓展已不可能；另一方面，部分受扶持的特色城镇失去特色产业红利、常住人口增长缓慢，高速扩张期已过，后续扩展乏力。

而与大趋势相比，2000—2010 年各区域的中高速以上小城镇镇区在全部小城镇镇区比重排序为渝东北（42.22%）>主城新区

（25.19%）>渝东南（22.22%）>中心城区（10.37%),2010—2020 年中高速小城镇镇区按照区域比重排序为渝东北（29.85%）>渝

东南（26.87%）=主城新区（26.87%）>中心城区（16.42%），说明过去处于中高速增长的小城镇镇区所呈现出的过度集中的分布

格局在消解，小城镇镇区空间分布格局在向均衡发展态势缓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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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0 年重庆市小城镇镇区规模类型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small town area in Chongqing City in 2020 

 

注：括号内为区域内各规模类型的数量（个）、面积（km2）所占比重（%）。 

 

图 4 2000—2020 年重庆市小城镇镇区规模类型升级图 

Fig.4 Upgrading of small town area in Chongqing from 2000 to 2020 

⑤小城镇镇区在区域扩展差距总体上逐步扩大，各区域内部小城镇镇区差距扩张速度不同，区域内差异成为小城镇镇区扩

张差距存在的主要表现。首先，全体 Theil 指数不断升高，从 1.101 上升到 1.703，全周期内增长幅度超过 54%,2010—2015 年

总体上 Theil 指数稍有下降，但随后迅速回升，这说明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重庆市小城镇镇区建设速度的

差距仍将持续扩大。其次，研究期内，主城新区 Theil 指数增长幅度接近 1 倍，表明该区域内部的小城镇镇区面积差异扩展速度

在各板块中处于领先地位。基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等级层次性和梯度扩张性
[32,33]

，主城新区受中心城区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溢

出效应影响最大，成为小城镇镇区空间发展的热点区域。渝东北、渝东南由于在空间上距离中心城区较远，受特大城市中心城区

的空间扩张效应影响较小。中心城区、渝东北地区的 Theil指数保持低水平增长，但产生的原因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心城区内小

城镇镇区可扩张面积在 1990 年代末以来的小城镇建设热潮中接近饱和，渝东北地区受限于地形、人口等原因长期处于缓慢增长

阶段。最后渝东南地区 Theil指数有所下降，从 1.11 下降到 1.02，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这与县城发展空间整体受

限，镇区重要性逐渐上升有关。从造成区域内差异的贡献度来看，主城新区成为造成区域差异扩大的主力，渝东南地区差异贡献

度则持续降低（表 3），这与各版块内 Theil 指数所呈现的情况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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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重庆市小城镇镇区比重变动 

Fig.5 Proportion change of small town area in Chongqing City 

表 3 2000 年以来重庆市各板块 Theil 指数变动情况   

Tab.3 The change of the Theil index of various sectors in Chongqing City since 2000 

 

注：括号内为贡献率（%）。 

3 重庆市小城镇镇区发展影响因素 

3.1 驱动因素分析 

过往研究显示
[34,35]

，我国城镇及产业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依赖性，某地区城镇化（产业）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

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的城镇化进步。小城镇镇区空间发展是多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条件决定小城镇镇区空间扩张的强

度和上限，经济区位和交通可达性决定小城镇镇区与其他城镇区域存在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联系。所处区域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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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程度更是对小城镇镇区内部的空间拓展影响深远。结合已有研究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如下可能对重庆市小城镇镇区发展

造成影响的指标（表 4）。考虑到各项指标值之间存在数量级的客观差异，对镇区所在地平均海拔高程、区域经济总量、到主城

都市区距离、农用地面积总量等指标取自然对数，为检验选定的自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借助 Stata 软件计算方差膨胀因

子，得到 OLS 模型中各变量的 VIF 值保持在 1.14～9.21 之间，说明各自变量间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以下回归模型可以保留

上述指标。 

3.2 基于空间回归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量化各因子对于小城镇镇区发展的影响，借助 Stata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以 2000、2010、2020 年小城镇镇区面

积总值为因变量，以表征自然地理、交通区位和人口经济条件的 11 个指标作为自变量（表 5）。根据多元回归模型进行 OLS 回归

预测，同时使用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进行比较筛选。 

表 4 小城镇镇区相关因素的选择和共线性检验   

Tab.4 Selection of the factors related to small town area and collinearity test 

 

注：VIF 是方差膨胀因子，当 0<VIF<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当 10≤VIF<100，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当 VIF≥100，存在

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 5 重庆市小城镇镇区与各因素关系模型分析结果   

Tab.5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model between the small town area in Chongqing City and various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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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 10%、5%和 1%水平下的模型显著性水平。表 6 同。 

通过对比可知，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的 loglikelihood、R2等指标要高于 OLS 回归，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更高，借助 LM、AIC、

SC 等检验指标，发现 LMLAG 与 R-LMLAG 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 SEM 的 AIC 与 SC 值均低于 SLM，表明 SEM 的回归结果更为理

想。接下来将主要根据 SEM 回归结果进行论述。 

由表 5 可知，平均海拔、等级道路密度、距县城所在街道距离、区域经济总量、农用地数量及初始发展基础等通过 1%水平

下检验，其余指标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①自然地理条件：小城镇镇区规模与所在地的海拔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地形起伏度、河网密度与镇区之间相关性不显

著。通过统计分析可知，海拔处于 500 m 之下的小城镇镇区 302 个，镇区面积占比为 76.65%,1000 m 以上的小城镇镇区数量为

100 个，镇区面积占比仅为 3.37%。说明低海拔区域的小城镇镇区往往建设条件更好，规模更易壮大。地形起伏度不显著与研究

区域内地形起伏相近密切相关，而河网密度对重庆小城镇镇区的作用不显著，可能因为研究区除长江支干流外，多数河流流程较

短、流量较小，对小城镇镇区建设影响小。 

考虑到重庆市“大山区”“大库区”的显著地形特点，为了进一步发掘小城镇镇区演化因素在不同地形幅度上的差异性，根

据平均海拔高程，将所有镇级单元划分为 3 个研究区域，分别为低海拔地区（<500 m），中海拔地区（500～1000 m）和高海拔地

区（>1000 m），选择空间误差模型（SEM）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哪个海拔层次上，区域平均海拔发挥负向作用，是制

约小城镇镇区扩展的首要因素。农用地规模、发展基础发挥着积极的正向作用，但高、低海拔区域多数指标已不显著。在中海拔

区域有超过半数指标达到显著性要求，与全体小城镇镇区的显著性水平结果基本相当。当前，低海拔区域城镇发展已经接近饱

和，高海拔区域的发展限制过多，中海拔区域的小城镇镇区成为城镇空间拓展的主要力量（表 6）。 

②交通区位条件：等级道路密度与小城镇镇区规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县城的距离跟小城镇镇区规模之间呈现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与主城都市区之间的距离关系不显著。等级道路的修建不仅改善小城镇镇区所在行政区域的对外交通状况，同时

为区域经济地位的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础。与县城所在街道的地理距离越近，越能接受县城经济高速发展的良性带动作用，在各经

济发展要素的竞争与获取上占据优势位置。与主城都市区之间的距离在模型中显著性不佳，往往因为多数小城镇镇区距离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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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区较远，主城都市区对其影响有限，而距离其较近的县城影响更为明显。 

表 6 不同海拔条件下诸因素影响情况   

Tab.6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at different altitudes 

 

③人口经济条件：区域经济总量、农用地数量及初始发展基础都与小城镇镇区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而常住人口规模和人均

GDP 与镇区发展作用不显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小城镇镇区而言至关重要，高水平区域拥有更多的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才储备

等，对小城镇镇区的扩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农业用地在过去较长时期内是小城镇镇区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为其建设提供起始

资金、粮食和剩余劳动力。初始发展基础较好的乡镇可以依靠先发优势加强对周边发展要素的集聚，同样表明路径依赖效应在小

城镇镇区发展过程中作用显著。常住人口规模与人均 GDP 对小城镇镇区发展作用不显著，这与通常认知中居民经济水平的提高

和区域常住人口增加将促进镇区的扩张存在一定偏差。本模型中常住人口和人均 GDP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方面是因为人口数

据精确度有待提高，人口数据包含农村常住人口，另一方面作为人口净输出地区的乡村，存在居民在拥有更高收入的情况下更容

易流动到生活、工作条件更优越的县城或中小城市而非小城镇镇区的普遍现象。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通过 ArcGIS 软件构建大样本量和较高精度的重庆市小城镇镇区空间数据库，运用 Theil 指数、空间回归模型等分析方

法，对重庆市小城镇镇区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①2000—2020 年，重庆市小城镇镇区面积扩展迅速，总面积已经远超过主城都市区外的普通县城城区。但是单个乡镇的建

成区面积规模偏小，远小于同时段的主城都市区内街道单元和县城城区。小城镇镇区扩张的时段较为集中，2005—2015 年属于

小城镇镇区面积的集中扩展期，总体与重庆市城镇化过程的快速扩张期吻合。小城镇镇区呈现与主城都市区、县城建成区拓展大

致保持同向变动的显著特点，这与乡镇顺利受到邻近的主城都市区、经济较发达区县内的街道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扩散作用影响

关系密切。 

②重庆市内“橄榄型”小城镇镇区规模结构逐步形成，由于所处的城镇化发展阶段较为滞后，导致除主城区外“橄榄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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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尚未形成，“宝塔型”结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规模升迁速度较为缓慢，跨级升迁的小城镇镇区数量比重过小，实

现高水平下较为平衡的小城镇镇区结构尚需时间。个体层面上，多数小城镇在区域内已有建成区的比重处于中高水平下的低速

增长，同时期中高速以上的小城镇存在的区域集聚优势正在消解，高水平小城镇分布格局正在朝向均衡发展的趋势转变。 

③小城镇镇区扩张态势在区域层面分化明显，区域内差异成为小城镇镇区扩张差异存在的主要表现。具体来看，中心城区、

渝东北地区内 Theil 指数保持低水平增长，主城新区的 Theil 指数实现翻倍提高，区域内差异最显著，渝东南地区镇区扩张差

距呈现缩小的态势。由于高速扩张阶段已过，中心城区保持低水平扩张状态，主城新区作为重庆市主城都市区重要组成部分，成

为中心城区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接受者，渝东北由于距离主城区遥远受影响程度较低，渝东南由于县城发展空间受限严重，区域

内镇区重要性逐渐上升，导致镇区扩张差距不断缩小。各版块区域内差异贡献度变动情况与区域 Theil 指数变动类似。 

④重庆市小城镇镇区发展受到多类型因素的复杂作用和影响。与镇区规模负相关的海拔高程深刻影响镇区空间分布。与县

城所在的街道距离同样呈现负相关，表明县城对附近小城镇存在良性带动作用。正相关的等级公路密度、所处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可开发农用地资源、初始发展基础为镇区扩张提供动力、资源和基础。在不同类型的海拔高程范围内，上述因素的影响呈现

出不小的地理差异性。高低海拔区域内各影响因素显著性表现不佳；中海拔的地形幅度上显著性达标的指标超过半数，成为镇区

规模扩张的重要区域。 

4.2 讨论 

高质量发展的小城镇是我国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广大小城镇既是我国城镇化发展体系的坚实基础，也是在

西部欠发达地区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本文研究表明，重庆市小城镇镇区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有其自身的规

律，与地级、县级城镇的发展既有一致性，又存在不同之处。 

①与主城都市区、部分县城一样，部分小城镇镇区是就城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尤其是距离中心城区和县城较近的镇区。与大

中城市相比，小城镇镇区的发展更加依赖等级交通线路等城镇服务功能的完善程度
[36]
，而且内生性变量将深刻影响外生变量的

作用程度和方式。因此对于具备发展潜力的镇区应该加大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 

②应该与小城镇镇区所住常住人口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人地和谐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义
[37]
，从人口视角出

发，分类识别、分类判断不同类型的镇区类型，对小城镇镇区发展条件和趋势做进一步研究和诊断。全面地发掘影响小城镇镇区

发展的区位、人口、经济、政策等因素，并分析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关联和影响作用下的小城镇镇区扩张机制是未来深化

研究的方向。 

③小城镇镇区扩张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与东部地区城镇相比，重庆小城镇镇区规模小、布局更分散，经济基础和城镇化水平

更低
[38]

，城镇化动力有所不足。同时镇区扩张与附近的中心城区、县城联系紧密，存在阶段性扩张的特点，这导致并不是所有镇

区都会持续扩张。因此重庆市小城镇镇区的实际扩张趋势需引起有关部门高度的重视，避免镇区建设投入的浪费。 

综上，一方面各区域小城镇镇区尚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与中东部省份相比，重庆市由于地形条件的天然限制，

主城都市区和普通县城的城镇化建设进展缓慢，以零散分布为特点的山地城镇化势必成为未来重庆市新型城镇化的主导发展方

向
[39]

，小城镇镇区将逐渐取代主城都市区和县城建成区
[40]

，成为实现就地城镇化的主力，与东部沿海省份和西部其他省份的土地

城镇化发展道路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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